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踏入东北大地，英勇的东北人民奋起反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东北抗日联军作为抗击侵略的先锋队，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英勇

不屈，百折不挠，前赴后继，与日寇浴血奋战十四年，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付出了巨大牺牲，做出了突出贡献。

在这场残酷的斗争中，涌现出众多的英雄人物，其中不仅有杨靖宇、赵尚志、李兆麟、周保中等热血男儿，还有赵一曼、冷云、陈玉华、张宗兰等巾帼豪杰。这些英勇的抗联女兵们，生活中有女

人、妻子、母亲的情怀，战场上又如男战士一样的英勇奋战。

遗憾的是，由于残酷的战争环境，关于东北抗联女兵的资料留存的很少，除了人们熟悉的赵一曼和“八女投江”之外，更多的是那些没有活着看到新中国的曙光、甚至牺牲后也没有留下姓名的

默默无闻的女战士。抗联女战士的后代、鹤岗市老区建设促进会会员刘颖，不忘先辈的嘱托，历时5年，足迹遍布全国，完成了《东北抗联女兵》一书，记录了124名抗联女兵的事迹。今日起，本报

陆续节选书中20余人的故事以飨读者，让东北抗联女兵的精神传承下去，也为了那不能忘却的纪念。

1936 年 8 月 2 日凌晨，黑龙江省珠
河县（今尚志市）小北门外，传来了一阵
低沉沙哑的歌声，随着歌声，人们看到
被敌人绑在一辆马车上“游街示众”的
赵一曼。马车来到小北门外，赵一曼衣
衫褴褛，她勉强站稳了身躯，目光坚定
地对着刽子手。枪声响起，南国女儿的
一腔热血喷洒在了苦难深重的东北大
地上。

寻找光明的路上

1905年 10月 25日，在四川省宜宾
县北部白花场伯阳嘴村的一个封建地
主家庭里，有一个叫作李坤泰的女孩出
生了。女孩字淑宁，乳名端女儿，笔名
李一超，后化名赵一曼。

1923年，赵一曼通过共产党员郑佑
之与团员何必辉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
义青年团。1926年 3月，赵一曼转为中
共党员，从此，她走上革命之路。

1927 年 9 月，按照党组织的安
排，赵一曼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
习，在去往莫斯科的轮船上，她遇见
了黄埔军校第六期学生、共产党员陈
达邦。在“红莓花儿开”的国度里，
他们经常在一起交流和散步，怀着对
未来美好的期许，二人成为一对红色
恋人。

1928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期间，经
党组织批准，赵一曼与陈达邦结为伉
俪，不久赵一曼怀有身孕。由于国内革
命形势迅速发展，非常需要妇女干部，
组织上决定让她提前回国，赵一曼坚决
服从组织的决定。

1932年春，苦难的东北在沉沉暗夜

中悲愤伤痛，赵一曼这位南国女儿临危
受命被派到抗日斗争的最前沿。她先
到奉天（今沈阳市），后被派到哈尔滨
担任满洲省总工会组织部部长。1933
年 10月，兼任哈尔滨总工会代理书记。

1934 年 2 月 26 日，因叛徒告密，哈
尔滨党团组织受到严重破坏。赵一曼
的处境也十分危险，党组织决定将她
转移到外地工作。然而，她坚定地表
示要到生活条件十分艰苦的抗日游击
区去搞武装斗争。后满洲省委研究决
定，派赵一曼去往珠河县抗日根据地
开展工作。

“红枪白马”的政治部主任

1934年 7月，赵一曼赴哈尔滨以东
的抗日游击区后，任中共珠河中心县
委委员，县委特派员和妇女会负责
人。后任珠河铁北区委书记。

1935年 9月，赵一曼任东北人民革
命军第三军第一师第二团政治部主
任。10 月，赵尚志率领大部队离开珠
河，去开辟新的游击区。赵一曼主任
和王惠同团长则带领全团指战员坚持
在珠河根据地同讨伐的日伪军周旋，
以完成策应第三军大部队转移的战斗

任务。11 月 14 日，第二团五十余官兵
从铁道南县委驻地返回道北，试图向
延寿方向挺进和我军主力会合。部队
来到道北五区春秋岭左撇子沟的安山
屯，在这里被汉奸朱景才发觉，密告了
驻乌吉密的日伪军。15 日上午 10 时
许，赵一曼和王惠同发现日军横山部队
一部、冈田正木部队预备队一部、吉田
部队一部以及珠河县伪警察大队第三
中队等日伪军三百余人异动后，紧急集
合抢占南山有利地形同日伪军展开激
战。

战斗持续进行了六个多小时，激战
中，赵一曼被敌军击中左臂，她忍着剧
痛将最后一颗手榴弹投进敌群后机智
地滚进草丛。

当赵一曼从山沟里清醒过来后，先
后与负伤的战士老于、十六岁的妇救会
员杨桂兰、交通员刘福生碰到一起。大
家互相搀扶着来到侯林乡西北沟的一
个窝棚里。

11 月 22 日，汉奸廉江和米振文在
侯林乡西北沟发现赵一曼和二团失散
战士隐藏的窝棚，立即密告日军远间重
太郎和伪警察队长张福兴。

上午 9时 30分，三十余名伪警察包
围了小窝棚，战斗中，交通员刘福生和

战士老于牺牲，赵一曼左腿被伪警察的
“七九”步枪击成重伤，顿时昏死过去，
铁北区宣传部长周伯学和妇救会员杨
桂兰同时被俘。

甘将热血沃中华

刽子手们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地
步，他们轮番的使用吊拷、鞭打、竹签刺
指甲、烙铁、坐老虎凳、用铁条刺她腿上
的伤口、往她嘴里灌汽油和辣椒水等无
所不用其极的严刑，但这一切都没能让
赵一曼屈服，她怒斥敌人：“你们这些强
盗可以让整座村庄变成瓦砾，可以把人
剁成烂泥，可是，你们消灭不了共产党
人的信仰。”

最后的时刻来到了。在去往珠河
的火车上，赵一曼知道此行实为赴死，
她向伪警察要来纸笔，给儿子写下了遗
书，赵一曼一生的母爱和寄托最后都凝
结在这封遗书之中，她用自己的牺牲留
给孩子最后一次身教，她代表了一个民
族五千年永续的不屈精神。

赵一曼走了。她的精神激励着后
人，她的魅力感染着后人，而她的精神
与灵魂所化成的旗帜，也将永远飘扬在
历史的天空。

赵一曼 甘将热血沃中华

裴大姐名叫裴成春，1902年出生于
一个贫苦的农家。她原名裴敬昌，曾化
名孙明淑。

1930年，裴成春二十八岁，她冲破
家庭的羁绊，带领大弟裴锡哲、二弟裴
锡久、三弟裴敬天参加了由中国共产党
组织的军政干部培训班，加入了中国共
产党。

1932年冬，在汤原中心县委第四次
扩大会议上，三十岁的裴成春化名孙明
淑，被补选为中共汤原中心县委委员。

1933年农历八月，日寇在鹤立岗七
号屯这个地方，逮捕并杀害了十二名共
产党员和革命志士。此次事件，导致地
方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劫后余生的裴
成春，手拉着烈士金成刚的遗孤、年仅
十五岁的李在德上了山，从此走上了武
装抗日之路。

1934 年 2 月 9 日，裴成春在汤原县
游击总队队长戴鸿宾同志的带领下，在
鸭蛋河（今萝北凤翔）区委书记李凤林
的配合下，智缴了鸭蛋河区伪自卫团的
枪械，从此壮大了汤原游击队。这支队
伍亦是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暨东北
抗日联军第六军的前身。

1934年夏，裴成春受命组建汤原游
击队被服厂，任厂长、党支部书记。厂
址选在老白山，也称岔巴旗河沟里或汤
东密营。1936年初，裴成春被任命为第
六军被服厂厂长。同年春末，被服厂搬
迁到汤原县（现属依兰县）帽儿山四块

石，裴成春继续任厂长、党支部书记。
东北抗联第六军被服厂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中，裴大姐起到了
重要作用。她总是能把大家团结起来，
克服一切困难，出色地完成上级交给的
任务。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战友们常
常回忆起她的点点滴滴。说起裴大姐，
当年才十二岁的李小凤（李敏）说：“裴
大姐大我二十来岁，我叫她妈妈也不
为过。”最让小凤佩服的事情是在建立
被服厂时，裴大姐和李在德两人带领
大家拉锯放树，她们的动作是那样的
协调和熟练，你一下我一下，拉来拉
去，不一会儿工夫一棵挺拔的大树就
被放倒，那震撼山岳的倒树声，惊得小
凤目瞪口呆。

在裴成春的带领下，同志们都加入
到伐木、建房的行列里。一天，战士李
小凤和穆书勤在工地上休息时，她俩到
树林深处去解手。突然，她们听到了奇
怪而可怕的声音！啊！抬头一看，是一
群黑色的野猪！两个小姑娘扯开嗓子
呼喊着没命地跑，“叭、叭！”清脆的枪声

突然爆响，小凤被什么东西绊倒了，待
她翻身坐起来时，野猪已不见，一颗惊
恐的心还在怦怦乱跳。醒过神来时，小
凤才明白，是裴厂长和李在德开枪赶跑
了野猪群，还打中了其中的两口猪。被
打中的两口野猪好大啊！被服厂的同
志们自己留了一头，把另一头送给了前
哨卡部队。前哨卡的男同志们乐得不
得了，已经好久没有闻到荤腥味了。好
长一段时间，每遇上吃野味的机会，战
士们总爱谈起那段故事。

第六军被服厂的李桂兰在回忆裴
大姐时说：1937年冬，被服厂接到命令
临时改为后方医院，二十多名伤员送来
了，工房顿时变成了病房，全厂人员都
成了护理员。被服厂的全体人员背着
伤员开了一个会，会上决定，把仅有的
一点粮食留给伤员，自己上山去剥树
皮，挖野菜根回来充饥。伤员们看到被
服厂的同志吃草根树皮，心里都过意不
去，非要和她们吃一样的。做好的饭菜
被服厂的人不吃，他们也不吃。这个时
候，裴大姐就像哄小孩一样跟他们说：

“你们负伤了，药又没有了，要再不吃点
粮食，过不去这一冬咋办啊？咱被服厂
的人身体棒，以前也经常吃草根，吃树
皮，大家一定要听话，为了革命，为了抗
日，你们要养好身体。”伤员们捧着饭
碗，眼泪吧嗒吧嗒地落在碗里。

1938 年 11 月 23 日，徐光海和裴成
春在率队转移途中，因叛徒陈传和透
露消息，与伪军三十五团在张家窑附
近发生激战，突围时裴成春为掩护战
友，英勇阻敌，在弹尽援绝时被机枪击
中。这个像大姐和妈妈一样的女兵，
把一腔热血洒在了苍茫的雪山，那一
年她三十六岁。

裴成春生前连一张照片都没留
下，但战友们对她的记忆却最为深刻，
这位一生没有做过母亲的女人，却把
母爱的温暖无私地奉献给身边的战
友，她集母亲、大姐于一身，用一点一
滴的爱诠释了什么是伟大。在她的带
领下，参加革命的三个弟弟裴锡哲、裴
锡久、裴敬天也都先后战死在抗日疆场
上，可谓满门忠烈。

抗联大姐 裴成春

有多少人知道，在东北抗联第五军
里，也曾有过一支妇女团，在第七军、第二
军也有过妇女连。东北抗联鼎盛时期女
兵大约七八百人，1945 年后，在苏联整训
的女兵，只有三四十人回到祖国，大部分
女兵牺牲在了抗日战场，为国家、为民族
献出了如花的青春、赤诚的热血和宝贵的
生命。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奋起反抗的
东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各
种形式的抗日斗争。随着斗争形势的发
展，农会、妇女救国会、抗日救国会、儿童
团、识字班等组织相继成立。黑土地上的
女人们走出了篱笆小院，参加各项活动。
在部队领导的支持下，从游击队时期到组
建抗日联军各部队，队伍中一直有女兵，
而第五军的领导对于妇女们要参军的呼
声更为重视和支持，所以第五军不但有女
兵，女兵队伍也在不断地发展壮大。

1937年，第五军妇女团和军部教导团
一起进行游击活动，转战于北牡丹江沿岸
各地，沿完达山直到宝清、富锦、饶河等县
境进行战斗。一天，我军在三道通驻扎，
突然从岗上传来了枪声，透过晨雾，指战
员们发现三倍于我军的日伪军正在蜂拥
而上，向我军驻地发起猛攻。战斗来得突
然，我军教导队和妇女团即刻投入战斗。

枪如林，弹如雨，女兵们没有人退缩，
没有人胆怯，奋勇地同男战士并肩作战。
她们用猛烈的火力和手榴弹打击向我军
进攻的日伪军。女兵们还不停地向伪军
进行战地宣传，高喊“中国人不打中国
人”，以此激发伪军的民族感，使他们在战
斗中采取消极的态度，有力地帮助了我
军。战斗中，女兵们不光是奋勇杀敌，还
负责抢救伤员，把身负重伤的同志运送到
隐蔽的地带。

1939年初，日寇以两个师团的兵力把
抗联第五军部队截断在北牡丹江东岸的
刁翎区，另一部日寇九千余人，把抗联第
二路军总部及直属队三百余人，其中包括
女战士四十余人包围在江西岸夹皮沟
里。面对强敌，我军只有两条路可选择，
一是与敌接触，后果很可能全军覆没；二
是避免接触，寻找敌方薄弱之处，突出重
围。我军选择了后者。但在方圆四百多
公里的林区里，敌人的分布密如蛛网，天
上有十多架飞机在巡逻、扫射、轰炸。在
如此险恶的环境中，我军像捉迷藏一样的
与敌周旋了一个月，终于突破了包围圈，
突袭方正县陈家亮子敌人据守的采伐场。

关于这次突围和陈家亮子战斗，周保
中将军在 1959年 12月 6日的一篇回忆文
章中写道：“那时正大雪纷飞，朔风凛冽，
气温降到零下三十到四十度之间，寒冻断
指裂肤，饥饿困扰士气；行军在峭壁峻岭
的深山大谷里，狂风怒吼，树木摇曳欲坠
或作霹雳雷鸣声断折倒地，阻住去处；枯
木冻裂作爆炸声，有如敌人骤来袭击；有
时遮天蔽地的大森林静悄悄地万籁无声，
走兽绝迹，这种沉寂，格外引人寒噤。我
们的战士渴了，化雪为饮料，饿了，吞黄豆
和粗糠充腹。就在这样难以想象，难以形
容的残酷境遇里，我们的妇女同男子一块
行军向前，踩出雪路，袭入陈家亮子，勇猛
冲杀敌人。胜利撤退以后，又和掩护队一
块据险设伏，消灭了敌人的追兵。她们的
情绪始终是坚定、愉快、活泼的。她们含
辛茹苦地做完自己的事，还踊跃地帮助男
同志。每当情况许可时，夜晚宿营，在火
堆旁边，她们低声歌唱，开辟雪场作小型
舞蹈。她们的行动常常激发了男战士，鼓
舞着部队的斗志。”

除了第五军妇女团的参战外，活动在
南满的第二军第四师第二团也曾有过一
支女兵连，这支女兵连有一百多名女战
士，她们每次都和男同志一起参加战斗。
在长白山八道江战役中，女兵连配合第六
师作战，消灭了伪军三百多人。在抚松县
的小汤河战役中，消灭了伪军一个营，缴
获了七挺机枪。在安图县大沙河子战役
中，女兵连配合部队，消灭了李大山的杂
牌军五百多人。在老安图大酱缸战役中，
女兵连配合杨靖宇带领的警卫旅，活捉日
军十八人。这次战斗结束后，女兵连人员
被分配到各连照顾受伤的战士，随大部队
作战。

妇女团和妇女连在战斗中虽然不是
主力部队，但女兵们的自觉战斗精神和坚
强的革命意志却从来都是巾帼不让须
眉。在血与火的对敌斗争中，用鲜血和生
命诠释了对祖国、对人民的忠诚。在抗击
敌寇，捍卫民族尊严的路上谱写出一曲曲
悲壮的战歌。

本版资料均由本报记者 谭湘竹整理

妇女团
向前进

乌斯浑河位于黑龙江省林口县境
内。“乌斯浑”是满语——凶狠的河流
之意，它发源于锅盔山东侧，自林口县
境东南部流向西北部，于大屯村对岸
注入牡丹江。

穿越历史的烽烟，回到 1938 年乌
斯浑河畔那个阴冷、肃杀的秋天，曾有
八位女杰殉难于此。

西征路上

1938 年初，风雪、严寒、饥饿像瘟
疫一样缠绕着与日寇苦战了数年的东
北抗联战士，冻饿而死的战士甚至超
过了战斗减员。

西征军中有许多女同志，她们同
男战士一起，跋山涉水，肩并肩地进行
战斗。她们是战士，又是宣传员，还要
承担着医护人员的作用。

1938年 5月间，远征部队刚一集结
就遭到了敌人的阻击，出发后又受到围
追堵截，他们一路苦战，不久便处于“内
无给养、外有追兵”的困难境地。部队
且走且打，直到 6月下旬才克服重重困
难，到达远征集结地牡丹江下游的刁翎
地区。

1938年夏，部队来到了珠河（今尚
志市）楼山镇，在这里妇女团参加了攻
打楼山镇的战斗。此役我军共俘敌军
中队长以下六、七人，缴获机枪两挺、

步枪近百支，弹药四万发以上，粮食和
其它物资一大批。

楼山镇战斗的胜利令日寇万分惊
恐，他们从哈尔滨等地调集重兵对西
征的部队进行“围剿”，企图对西征军
形成包围，将抗日联军消灭在西征途
中。

乌斯浑河畔

为了摆脱穷追不舍的敌人，第四、
第五军分兵两路继续西进。两军妇女
合并起来，原属第四军的女同志并入
冷云所在的第五军妇女团，随第五军
一师行动。

8 月，抗联西征部队抵达苇河，在
活动时被日军发现，遭到敌人重兵围
追堵截，第五军第一师拼到最后只剩
下一百余人。西征不成，这支队伍决
定返回牡丹江下游刁翎地区寻找军
部。这时原有三十余人的妇女团，只
剩下指导员冷云，班长杨贵珍、胡秀
芝，原第四军被服厂厂长安顺福，战
士郭桂琴、黄桂清和王惠民等八名同
志。她们年龄最大的是指导员冷云
二十三岁，最小的战士王惠民才十三
岁。

历尽千辛万苦的妇女团八名女兵
终于在 1938 年 10 月 19 日夜里来到乌
斯浑河边。

一江秋水葬英魂

东方泛白，乌斯浑河升腾的白雾
漫过山岗，队伍准备出发了，师长关书
范命令会泅水的师部参谋金世峰带领
八名女战士先行渡河。可当她们走到
河边时，发现由于河水暴涨，原来的渡
河道口已经被淹没。

金世峰参谋先下河探水，向对岸游
去。他让冷云等跟在后边，可还没等冷
云她们下河，岸上骤然响起了枪声。是
夜里包围上来的敌人，开始向我军发起
进攻。

事发突然，战士们仓促应战，抗联
的部队此时处于不利位置，于是大部
分战士边打边向西边的密林中撤退。

女兵们此时处在与部队分开的状
态。千余名敌人的火力死死地咬住撤退的
战士们，想要突围困难重重。河边的女兵
们过河也是不可能的，因为都不会游泳。
但她们这时可以在那柳条通里隐蔽不动，
待敌人追击战友远去后就有了生存的机
会。

柳条通里突然射出了愤怒的子
弹。原来，在此生死关头冷云果断地
选择了从背后袭击敌人，掩护大部队
突围。这突如其来的枪声令敌人以为
中了埋伏，慌忙抽出一部分兵力向她
们还击，大部队乘机突出了日军的包

围圈。
此时，天逐渐亮了起来，敌人连连

用迫击炮向河边射击，柳条丛被炸，八
女隐身的屏蔽物几乎被毁。敌人趁着
炮火掩护发起了冲锋。他们兵分三
路，形成三面包剿之势。八名抗联女
战士在冷云的指挥下，一边射击，一边
向敌群中投掷手榴弹。猛烈的爆炸使
敌人抱头鼠窜，这次进攻被打退了。

已突围的抗联一师领导人发现八
名女战士为掩护大队突围，仍据守在
河边牵制敌人，于是率队折转回来，想
杀开一条血路，把冷云等八名女战士
接出去。但敌人用炮火死死控制住山
口，接应队伍伤亡很大。八名女战士
立即运用抗联传统的齐声喊话方式对
着青山密林高喊：“同志们，不要管我
们！保住手中枪，抗日到底！”指挥员
只得忍痛下令，队伍向西山柞木岗的

密林里撤去。
打退敌人的数次冲锋后，冷云转

头看看战友们，见战友们都不同程度
地负伤了，便架起负伤的战友，迅速地
撤到河边的土坎下。八女已经站在了
大河的边缘。这几名女战士已经走投
无路了。在最后的时刻里，冷云和战
友们互相搀扶着下到河里。

一步、两步，面对生死，她们的心
里惟有赴难前的悲壮与决绝。低沉雄
壮的《国际歌》响了起来，子弹从女战
士的头上、身边飞过……水面上不见
了八女的身影，消失了那低沉的歌声。

抗日战争中中国女性所付出的牺
牲，由“八女投江”做出了最凝练的升
华，八女的沉江超越了一般的牺牲，中
国的历史上永远有她们的一页，在世界
反侵略战争史上也是一部惊天动地的
篇章。

牡丹江岸 烈女标芳

开
篇
的
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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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7
东北抗联女兵

白山黑水除敌寇 笑看旌旗红似花
□刘颖

裴成春画像。

“八女投江”烈士群雕。

赵一曼和儿子的合影。


